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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的概念及其与信息链、DIKW 链的关系探讨
∗

叶继元　 成　 颖

摘　 要　 情报与信息、数据、知识、智慧、智能的关系,以及信息链、DIKW 链在分析这些概念及关系时所体现的价

值,都是情报学中最基本、最核心且尚未达成共识的理论问题。 本文依据不同定义的内核,将现有的情报定义归

纳为军事说、文献—知识说、企业说三种观点;利用文献分析法、概念分析法以及案例分析法,立足于中国情报实

践,综合各种观点的合理之处,在取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凝练出情报的新定义:情报是为特定目的、在特定时

间传递给特定对象的特定关键信息;从多源视角对该定义进行分析,并整合了信息哲学、全信息理论以及 DIKW

链的代表性观点,优化了现有的信息链理论,进而提出了新的信息链。 图 1。 参考文献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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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critical
 

issu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bao
 

and
 

information data knowledge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chain
 

and
 

DIKW
 

chain
 

in
 

analyzing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Qingbao
 

is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word
 

􀆵情报 
 

in
 

Chinese similar
 

to but
 

not
 

equal
 

to
 

intelligence and
 

is
 

a
 

subordinat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presentative
 

definitions
 

of
 

qingbao
 

and
 

summarizes
 

them
 

into
 

three
 

viewpoints
 

 i. e.  military
 

theory literature-knowledge
 

theory
 

and
 

enterprise
 

theor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Subsequently this
 

paper
 

applies
 

literature
 

analysis concept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synthesiz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various
 

viewpoints based
 

on
 

China􀆳s
 

information
 

practice
 

and
 

the
 

principal
 

of
 

the
 

maximum
 

􀆵common
 

divisor .
 

A
 

new
 

definition
 

of
 

qingbao
 

is
 

thus
 

developed i. e.  qingbao
 

is
 

the
 

specific
 

and
 

key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to
 

specific
 

objects
 

for
 

specific
 

purposes
 

at
 

specific
 

times and
 

this
 

definition
 

is
 

deeply
 

analyz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pecificity
 

i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of
 

qingbao and
 

decision-
making

 

is
 

only
 

a
 

basic
 

role
 

of
 

qingbao.
 

Similarly so
 

are
 

􀆵eyes
 

and
 

ears top
 

soldiers
 

and
 

staff
 

offic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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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ly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theory information
 

chain
 

and
 

DIKW
 

chain and
 

proposes
 

that
 

qingbao
 

is
 

activated
 

by
 

Ontological
 

information-Epistemological
 

information-Data-Availability
 

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Intelligence.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chain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izes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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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概念及其与信息、数据、知识、智慧、智
能的关系,以及信息链、DIKW 链在分析这些概

念的关系时所体现出的价值,目前是否还存在

逻辑问题等,都是情报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理

论问题。 近几年诸多同仁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思

考或再思考,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未引起同行

的充分讨论,还未达成共识。 在现有认知水平

上,融合各家观点中的合理内核,深入探讨构成

学科命题、论题、原理、理论的核心概念及概念

体系,尽快形成共识以规范相关术语,对于图书

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和改革、学术研究水平的提

高、学科话语的传播、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重构

等,都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1　 “情报”一词的沿革变化与相关研究

据考,日文中“情报”这两个汉字产生于 19
世纪末,最初是一个军事术语[1] 。 我国最早将

“情报”作为一个正式术语,始见于 20 世纪初出

版的《辞源》,书名中最早包含“情报”一词的是

1943 年出版的《军事情报学》 (郑介民著)一书。
但作为现代中国“情报学” 的核心术语则始于

1956 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小组编制的 《 1956—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刚要(草案)》、
同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1958 年 5 月

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92 年更名

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建立和翌年由

袁翰青等编著的我国首部情报学教材《科技情

报工作讲义》的问世。 这里的“情报”是指对科

技文献,尤其是外文期刊、研究报告、专利中“知

识单元”的分析、综合后形成的动态情况通报,

主要工作是编制二次文献和撰写三次文献(如

综述、进展、动态等),主要的直接服务对象是科

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 这与当时国外已经兴

起的“文献工作” ( documentation)类似。 同属于

“科技”系统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

科委)开展的科技情报工作,由于有了“国防”二

字,尽管也主要基于文献,但又不限于文献;既
有公开情报源,又有其他来源;既为科研人员服

务,又为国防科委部门决策服务;既强调针对特

定问题激活知识,也重视在此基础上的分析综

合,提供更全面的问题解决方案;既是提供情报

的信息库,又是提供决策方案的思想库。 这些

特点,为之后学界对“情报”含义及英文译名的

不同理解和纷争埋下了伏笔。
情报作为一个专业领域或学科的术语,始

于 1958 年建立的中国科学情报大学,一年后并

入中国科技大学,改为科学情报系[2] 。 1978 年

武汉大学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实践

的基础上,正式设立科技情报专业并招生。 之

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社

会科学情报专业研究生,国务院各专业部委和

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设有科学技术情报所,一
些大企业也设有“情报所”或“竞争情报室”,中
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也设置了竞争情报专业委

员会。
1992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将“情报”

改为“信息”,国内重点大学所属院系、专业的名

称均相继改动,但各省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有关

学会、专业期刊基本没有改动,国家教委(现为

教育部)的研究生专业名称也没有改动,而且在

1996 年将科技情报专业改为“情报学”。 情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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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概念长期并存,也说明业界和学界的多数

同仁认为情报与信息在多数语境下是同义词,
但亦有区别,在特定条件下二者不是一个概念。

关于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为何要

改名,霍忠文先生认为其中有目前还不能公布

的“情报” [3] 。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周平指出更改

的原因有三[4] :一是我国之所以长期使用“情

报”这个词,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情报事业发

展的历史产物,当时叫“情报”也是顺应历史潮

流。 二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信息” 一

词在我国被广泛认同和使用,信息业被列为第

三产业并加速发展,再继续使用“情报”或叠用

“情报信息” 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三是混淆

“情报”与“信息”会被误解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而搞重复建设,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同
时也不利于科技情报机构深化改革和延伸服

务,在对外交流上会造成误解,特别是与东南亚

各国的交往,“情报”常与“谍报”相混淆,容易造

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992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年,邓小

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又一个高潮。 学者们围绕“中国工业化还没有

完成,要不要搞信息化”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

争论,最后达成共识并成为国家战略:必须搞信

息化,同时搞工业化,二化同时并举,相互促进,
以加快工业化完成。 从改名到现在 30 年我国经

济发展情况看,“信息”的引入对各行各业加强

“信息” 意识和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不

过,由于待遇、地位等各种原因,有能力的情报

人员或到国外,或到外企、私企,人才流失严重,
情报工作式微,成果不多,贡献不大,情报工作

跌入低谷。 同时情报业界与学界、教育界也为

厘清二者的含义和关系陷入了长期苦恼中。
201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

法》(以下简称《国家情报法》)中的“情报”主要

指国家安全情报、公安情报、军事情报等对抗

性、竞争性情报,但与基于文献的、民间的科技

情报、社科情报、商业情报等亦有关联,尽管两

类情报(information 和 intelligence)所指有别,但

毕竟都共享一个术语“情报”。 此外,《国家情报

法》尽管没有明确“情报”的定义,但又使用或沿

用了一个词组“情报信息”(在早几年的《反恐怖

主义法》《国家安全法》里也都出现过),也提到

可以使用公开的、合法的渠道、手段来获取“情

报信息”,怎么理解“情报信息”这个词组和相关

内容,值得深思。
自《国家安全法》 与《国家情报法》 颁布以

来,有关情报学重新定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课程体系等的讨论逐渐增多,专门或

间接讨论情报概念、定义和信息链、DIKW 链的

文章也不时出现。 概括为以下内容:①中日韩

对情报的理解,主张辩证地看待情报概念[5] ;②
辨析情报的中英文概念以及相关问题,主张以

信息链和 DIKW 概念链作为研究框架或哲学基

础[6-11] ;③要融合或超越两种或多种情报观点

或范式(主要是 information 范式和 intelligence 范

式),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情

报基本概念、特性的研究[12] ;④在情报学面临新

发展的今天,只有弄清楚情报学对于“情报”与

“信息”的定位,才能更好地把握情报学发展的

方向,才能真正实现不同情报类型之间的融合

发展[10,11,13] 。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内容充实、富
有启发性,为进一步研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但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对所运用的信息链或

DIKW 链的模式尚缺乏辨析和反思。 有鉴于此,
笔者利用文献分析法、概念分析法、案例分析

法,立足于中国情报实践,综合各种观点的合理

之处,在取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情

报定义,并进一步辨析信息链和 DIKW 链的

内涵。

2　 情报的定义与概念分析

2. 1　 情报的定义

一直以来,我国关于“情报” 的定义,多有

分歧,尤其自 1956 年“情报” 作为专业术语以

来,更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 据统计,1982 年

“情报”的定义已有 33 种之多[14] ,1992 年改称

041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八卷　 第二六〇期　 Vol. 48. No. 260

为“信息”后,争议更多,到 2016 年则有 191 种

定义[15] 。
 

近几年,尽管《国家情报法》颁布并实

施,但对“情报”概念的认识依然众说纷纭。 依

据不同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大体有三种类型的

定义,一是源自古代的军事领域,二是源自 20
世纪 40—60 年代对文献、知识的理解,三是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企业、商贸竞争领域 ( 以

1986 年美国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的成立为标

志) 。 笔者 2004 年曾发文阐述过“情报” 的定

义,并探讨了信息、文献、情报、知识等概念之

间的关系[16] ,2017 年对数据与信息概念的关

系及 DIKW 的逻辑性进行过探讨[17] 。 笔者根

据近几年的新思考,在原有定义的基础上,吸
收各种观点的合理内核,结合经典案例进一步

解析情报的本质特征,试着给出“情报”的新定

义并阐释其内涵,使各研究范式或学派均能认

可或接受。
第一种源自军事领域的理解,简称“军事起

源说”。 代表性观点可见之于经典的辞书,如早

期《辞源》中的定义是“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

之机 兆, 因 以 推 定 敌 情 如 何, 而 报 于 上 官

者” [18] 。 《辞海》中的定义是“战时关于敌情之

报告,曰情报” [19] ,该种定义与社会大众的理解

相匹配,一直影响到目前军事、公安等领域对情

报的定义。 简单地分析可见,该定义涉及“战

时”(特定时间)、“敌情” (特定关键信息)、“报

告”(传递),隐含了情报是“出于战争的需要”
(特定目的) 以及“报告给指挥人员” (特定对

象)两个支撑点。 也有定义强调军事情报的秘

密性,认为情报是通过秘密手段搜集来的,是关

于敌对方外交、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信

息,之后又从敌方延伸到对抗方、他方等[20] 。
“军事起源说”的主要观点可见之于包昌火先生

的文章及对他的访谈内容,即情报是对信息的

解读、判断和分析,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具有对

抗性、 战略性、 智能性、 增值性和行动 性 等

特点[21] 。
“军事起源说”的典型案例可见之于 20 世

纪 50 年代冷战时期,据后来成为美联储主席的

格林斯潘讲述:“当时冷战刚开始,五角大楼大

量制造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军用飞机。 投资

家都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因此他们

都急于知道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尤其是铝、
铜和钢材的需求量……调查结束后,我写了两

篇很长的报告,都被发表在《经济记录》报上,题
目是《空军经济学》。” [22] 通过解析可见,该案例

在情报层面涉及“冷战” (特定时间)、“政府对

原材料的需求量,尤其是铝、铜和钢材的需求

量”(特定关键信息)、“撰写报告” (传递),“都

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 (特定目的)以

及“投资家”(特定对象)。
第二种源自对文献、知识的理解,简称“文

献—知识起源说”,以 1956 年中国科学院科学

情报研究所的创始人袁翰青(化学家、院士)和

杨沛霆(爆破专家)两位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袁

翰青认为:“情报是将文献中的知识单元标引、
有序化,便于科研人员全、准、快地看到、检索到

和利用到”“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 更明

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

知识,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

术分析与抽出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
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

考利用。 通常所谓文献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

面:知识组织工作的一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另

一面。 只有经过科学地组织起来,检索工作才

有基础。 组织工作是体,检索工作是用。 这体

和用的两面,构成了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 [23]

杨沛霆认为,情报是意志、决策、部署、规划、行
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24] 。 据袁翰青先生回

忆,当时关于研究所的名称有两种意见,一是主

张叫“文献研究所”,二是称“情报研究所”,争论

不相上下,最后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

若拍板定下“情报研究所” [25] 。 钱学森先生的

情报观点大体属于第二种理解。 但包昌火先生

认为,钱学森先生与袁翰青先生对“科技情报”
的理解和观点也“不尽相同” [26] (即同而有异,
下文会具体分析)。

“文献—知识起源说” 的典型案例如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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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开展的工作。 该

所的命名以及 1992 年“情报”改为“信息”是目

前学界有关情报与信息之间关系讨论时避不开

的话题。 现在看来,1956 年的命名以及 1992 年

的改名均蕴含着符合当时情况的合理逻辑,切
合情报工作与信息工作的内核与需要。 1956
年,整个世界主要有华约与北约两大组织,冷战

正酣,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西方世界对我

国科技、经济以及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

封锁,当时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开展的

科技情报工作是在“全面封锁”(特定时间)的背

景下,围绕“我国科技界对科技情报的需求” (西

方封锁导致今天开放的科技信息在当时成为了

特定关键信息)、“将文献中的知识单元标引、有
序化,便于科研人员全、准、快地看到、检索到和

利用到”(传递),“我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基

础非常薄弱。 情报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迅速建立

机构,培养情报工作的专家,全面地和及时地搜

集、研究和报道国内外,特别是科学先进国家的

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和新的成就,使全国科学工

作能及时地了解这些发展与成就” (特定目的),
“主要直接服务对象是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

员”(特定对象) [27] 。 1970 年 1 月,中国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迁至和平街(原北京化工学院)办

公并对外服务[27] 。 随着时间的流逝,该所诸多

“特定”的特征逐渐淡化,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

显著变化,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全面封锁暂告一

段落,各种类型学术数据库的购买鲜有限制,该
所的主要工作泛化为“为科技部等政府部门提

供决策支持,为科技创新主体(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成为全国科技信息领域的共享管理与服务中

心、学术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网络技术研究推

广中心,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并
在全国科技信息系统中发挥指导和示范作用”。
因此,当时间推进到 1992 年,没有太多“特定”
特征的信息服务成为该所的核心工作,改名自

然水到渠成。
第三种源自企业、商贸竞争领域的定义,简

称“企业起源说”。 从企业竞争的角度来理解情

报,实际上是将军事情报的概念延伸到民间或

经济生活之中,将敌对关系延伸到对抗、竞争和

有利害联系的他者关系(利益相关者)中,将“隐

蔽”手段获取“秘密”情报扩展到从公开、合法渠

道收集或通过情报源分析综合后得到情报。 缪

其浩认为,“竞争情报是一个组织(企业、团体乃

至国家)(特定对象)为了在市场(特定场景)上

赢得竞争优势(特定目的)所要求的经过加工的

信息(特定关键信息)” [28] 。
“企业起源说”的典型案例如 20 世纪 60 年

代日本对大庆油田的情报工作,该案例的详细

内容可参见曾忠禄的介绍[29] 。 通过解析可见,
该案例在情报层面涉及“20 世纪 60 年代”(特定

时间)、“大庆油田位置、规模和加工能力” (特定

关键信息)、“提交” (传递)、“中国在近几年中

必然会感到炼油设备不足,买日本的轻油裂解

设备是完全可能的”(特定目的)以及“日本相关

企业”(特定对象)。

2. 2　 情报的新定义

通过对前述代表性定义以及典型案例的分

析可知,情报的主要特征涉及特定时间、特定对

象、特定目的、特定关键信息以及传递,这些特

征可成为情报定义的核心。 2004 年笔者给出的

定义是:情报是有特定传递对象的特定知识或

有价值的信息[16] 。 结合上述分析,此定义大体

可用,但要使定义有更大的包容性,即将军事、
公安、竞争情报等具有的秘密性、对抗性特征融

合进去,则应适当修改。 考虑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科技情报工作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秘密性

(西方封锁导致相关科技文献难以获得),同时,
“文献—知识起源说”的情报定义具有“通过分

析、综合、判断,将隐含在文献中的针对特定问

题提供解答的特定知识或信息找出来”的特征,
这个特征要与军事情报的一个重要特征“秘密

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新定义的难点所在。 笔

者认为,可以用“隐含性 / 隐蔽性”将上述两个特

征都包含进去,因为“隐含” 也有“保密” “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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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含义。 修改后的定义为:情报是为特定目

的、在特定时间传递给特定对象的特定关键信

息。 “特定性”是特别指定的一个人或地方、事
情等,在这里也包含“隐含性”。

本文提出的情报定义吸收了钱学森先生关

于情报定义的合理内核。 1983 年钱先生发文认

为:“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

的知识”,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情报,只有“激

活了的知识”才是情报。 “情报之所以能产生,
离不开资料,但是资料不是情报。 情报还要经

过一个活化、激活的过程,也就是僵死的资料不

是情报,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了的知识,或者

精神财富,或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的活东

西”。 能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并运用知识加

以分析、判断,就是“激活、活化”。 “那么怎样激

活? 有一个了解用户需要的问题,有了这个需

要,题目出来了,就有一个怎么能从浩如烟海的

资料库里面提取出来这个情报,怎么让它变活,
我们以前做的大概还很不够。 我们提供一些战

略发展方面的情报,就不能找一篇资料翻译出

来就行啦,而是要查找很多资料,才能看到发展

趋向” [30] 。 袁翰青先生主要强调将文献中的

“知识单元” 分析出来、有序化,传递给科研人

员,而钱先生在此基础上强调针对问题,活用

“知识单元”,提供给科研人员和战略决策人员。
这就是上文提到的老一辈学者对情报概念认识

的“同”与“不同”。 由于知识是信息的子集,又
由于激活了的数据、智慧等也可能是情报,因此

本文提出的情报定义明确将钱先生情报观中的

“知识” 扩大到“信息”。 钱先生提到“情报资

料”,把 “资料” 替换成 “信息”,就是 “ 情报信

息”,钱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曾提出要大力

发展第四产业———“情报信息”业。 在上述文章

中,钱先生举了三个“情报”的例子:一个是希特

勒发现公开的信息能推导出军事布局情报;二
是美国利用模型和观察数据得知苏联导弹有关

数据的情报;三是美国汇集分散的信息,综合分

析查出苏联隐藏在美国的特务的情报。 这些都

是通过对公开的数据源或定点采集的数据源

“激活”得出的[30] 。
笔者给出的新定义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情

报学)》第三版网络版对情报的定义也是基本相

通的,且概括性稍强些。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

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第一版将情报定义

为“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第三版在此基础上,
加上了“特定目的”几个字,修改为“为特定目的

传递的知识或事实” [31] 。 同理,由于信息包含

实体信息和知识信息,因此笔者在新定义里将

“知识”“事实”扩展为“信息”。
新定义也吸收了 2019 年出版的《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以下简称《名词》)中情报

定义的合理内核。 《名词》对情报的解释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含义同“信息”,狭义的则是

“关于某种情况的报告,通常具有机密性质或对

抗和竞争性质” [32] 。 所谓广义,就是在信息链

的基础上来看情报,某些情况下情报与信息可

视为同义词;所谓狭义,是指情报通常都是“隐

含” 的信息,需要被整理、分析后传递给特定

对象。

2. 3　 情报概念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本文给出的情报定义包含五层含义。 ①情

报是信息的子集,信息是情报的素材和载体,
情报是信息的激活和升华;信息是原料,情报

是产品。 人们获取信息是为了生成用于决策活

动的情报,即 information 的 intelligence 化[21] 。
②信息包含实物信息、数据、文献、知识、智慧

与智能等,但这些信息并不完全等同于情报,
只有具备特定性等约束条件的部分数据、知

识、智慧以及智能才是情报,情报与这些概念

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处于信息链的顶层,而
是交叉关系。 情报从来源看包括实体 / 实物情

报、数据情报、知识情报、图书 / 文献情报、智慧

情报以及智能情报。 ③情报的特征包括特定性

(为解决特定问题、传给特定对象———组织或

个人、特定关键信息) 、传递性以及时间性,这
些特征可以自然地延伸出或衍生出相关研究

中谈到的情报其他特征,比如及时性、隐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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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机密性) 、效用性 / 价值性以及社会性等。
上述所有特征是情报区别于一般信息的主要

属性,其中特定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它制约

着或派生出其他属性。 ④本文提出的情报新

定义是“大情报”的概念,可涵盖图书情报和军

事情报、安全情报、竞争情报、科技情报以及社

科情报等。 ⑤“从公开、合法或秘密渠道来获

取情报”与“情报自身是隐含的或机密的”是不

同的概念。 通过隐蔽的途径或手段可以获取

情报,同样通过分析文献也能及时获取针对特

定问题的“隐含”的知识或信息即情报,且获取

情报的比例更高,可以达到 70%—80%。 有组

织地从文献中获取情报,是中国情报的一大来

源,也是一大特色。
将情报纳入信息的范畴,扩大了情报源,不

仅有文献资源,亦有口语、实体等资源,如在一

定条件下可将人际资源和人际交流(隐性知识

的开发)信息、社会经济信息等纳入情报之中,
这可以弥合各种观点的分歧。 举例来说,一个

高技术芯片是 “ 实体 / 实物信息” 或 “ 事实”
(fact),对解决我国重大“卡脖子”技术有特定需

要,芯片这个实物就可以被视为实体情报。 类

似的,关键的数据、数据集、数学公式、咨询报

告、研究报告、战略分析、动向预测报告、行动方

案(运用知识解决特定问题的智慧及智能,如作

战计划、某项研究方案等),在特定条件下也可

以成为情报。 情报与信息链中的数据、信息、知
识、智能等概念都是交叉关系,在分析情报与信

息链、 DIKW 链的关系之前,需要先厘清几个

问题。
(1)“决策性”是否为情报的本质属性。 情

报是为特定目的、在特定时间传递给特定对象

的特定关键信息,至于传递给了特定对象之后

的情报效用,是特定对象根据自己的需要展开

的,比如可以用于决策,也可以用于产品研发、
核武器制造等。 考虑到一般的信息也可用于

“决策”,因此“决策性”不是区别情报与信息的

最重要特征,而仅仅是情报基本功能和作用的

一个方面而已。

(2)对情报概念本质属性的新认识。 随着

社会发展,“耳目、尖兵、参谋”已经不是情报概

念本质属性的全部概括。 虽然“耳目、尖兵、参
谋”是情报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但作用不等于本

质,尽管二者有些许联系,而且“耳目、尖兵、参
谋”也不是情报作用的全部。 例如,杨建林认

为,情报除了“耳目、尖兵、参谋” 作用外,还有

“创新支撑、决策咨询、安全预警、信息保障”等

作用[33] ;武夷山还提出了“引领”作用[34] ,指情

报人员运用知识、智慧或智能,通过分析、综合、
研判为科研人员或决策人员预先提出可能的新

研究动态、方向。 尽管目前能发挥“引领”作用

的情报人员凤毛麟角,但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高

标准来努力实现。 情报研究与科学研究既有相

同的一面亦有不同之处:二者都需要针对问题

收集、分析证据,但前者囿于时间性(及时性)特

征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部分证据或疑点分

析,而后者则不受时间限制。 情报有“情报差

错”以及“失察”等问题,而科学研究则有“无结

果”的问题。 各学科的研究者是知识创新或知

识生产的主力军,而情报人员不仅能对科学研

究起到“耳目、尖兵、参谋”的底线作用,而且能

起到更重要的“保障、支撑、预警” 甚至“引领”
作用。

(3)情报学科的定位问题。 情报学作为一

门学科,本身也有自己的科学方法、知识体系和

定位问题。 在学科之林,情报学与其他学科是

平等的关系,对情报本质属性的准确理解关系

到对情报学和情报人员的准确定位问题。 在情

报学定位问题上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能自视

过高,恰当定位对于情报人才培养、课程设置、
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科学研究者与情

报工作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同缪其浩的界定:
“不管情报工作者在某专业或产业领域有多少

经验和知识,他们总是无法与整天泡在第一线

的领域专家比,前者的价值往往只是在定义不

清的、仍处在‘端倪’阶段的、跨领域的地方体现

出来,一旦问题定义清晰了,领域专家诞生出场

了,情报人就该退出此江湖,去搜寻下一个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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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 有人说情报人像狗熊掰玉米一样,掰
一个丢一个,也许这正是常态。” [35]

3　 情报与信息链、DIKW 链的关系

目前各研究范式或学派均认同情报和信息

的不可分割性,信息和情报存在着密切的相互

转化关系:情报源自信息,是信息分析的结果,
且随时间的推移情报会转化为普通信息为后人

所用;信息是情报的基础,情报是有价值的信

息;从情报处理的流程来看,情报是被传递、整
理、分析后的重要信息,信息是原材料,情报是

产品。 如军事情报学的研究者认为:“情报是政

府、军队和企业为制定和执行政策而搜集、分析

与处理的信息,情报是知识与信息的增值,是对

事物本质、发展态势的评估与预测,是决策者制

定计划、定下决心、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 [36] ;
还有论者主张将 information 进行 intelligence 化,
将信息研究深化到情报研究以及智能方向[37] ;
或从信息链来定义[38-39] ,或从 DIKW 链来理

解[33] ,或将信息链与信息概念链结合起来,形成

新的链[40] 。 应该说,这些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逐步形成各范式或各学派均能接受的以信息

为基础的“大情报观”下的统一情报概念与定义

奠定了良好基础。
既然绝大多数同行认同信息是“源”、情报

是“流”,认同从信息链或 DIKW 链来看待情报

与信息的关系,那么本文在 information 这一基石

上来讨论各种观点的融合问题就有了合理性。
因为信息不等同于情报,且信息大于情报、包含

情报,情报与信息之间既有共性亦有差别,信息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信息的外延更大,与
情报不是并列关系、交叉关系,而是包含关系,
即情报是信息的“子集”,当然这个“子集”与一

般的“信息”相比,它是有特别意义、关键作用的

“信息”。 将“特别意义” “关键作用”这些个性

具体化,按照属种关系和下定义的逻辑要求,就
可以尽可能地使用清晰、简明的文字得出各方

大体认可的情报定义。

(1)情报与信息链、DIKW 链的关系

关于信息链的含义,不同的工具书有不同

的表述内容。 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2019》,信息链是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五个要素构成的连续体,其始端具有客观的物

理属性,末端具有认知上的知识属性[32] ;《中国

大百科全书·情报链》著录:“信息链理论中对

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关系描述有两种

表示方式:一种是金字塔式表示方式,反映出数

据到信息、信息到知识、知识到情报概念依次变

小的一种层次包含关系;另一种是箭头式表示

方式,反映出数据到信息、信息到知识、知识到

情报是一种价值不断增高的递进式关系。” [41]

《中国大百科全书·情报》将“情报”修改成“智

能”,即信息链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五

个链环构成[31] 。
以上关于信息链的解说基本上源于梁战平

教授于 2003 年提出的信息链观点[38] :“信息与

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事

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
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

息’是数据在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

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

是运用知识的能力。 换句话说,‘事实’ ‘数据’
‘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
(Information

 

Chain)。 在‘信息链’ 中‘信息’ 的

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

的。 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

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知

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

素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从

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

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这里将情报与信

息等相关概念连在一起界定,对于厘清情报的

概念十分有帮助,有关情报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下文结合 DIKW 链再作进一步分析。
DIKW 链,或曰 DIKW 概念链、DIKW 概念模

式 / 模型,是数据( Data)、信息( Information)、知
识(Knowledge)、智慧(Wisdom)四个英文单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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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缩写,将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四个概念

纳入一个金字塔形的层次体系中。 第一层是数

据,内涵小但外延大,其他各层层次越高,内涵

越大,但外延越小。 与信息链相比,中间相同,
两头不同:两者都有数据、信息、知识的层次,但
DIKW 链没有“事实”,最后是“智慧” 而非“情

报”或“智能”。 尽管 DIKW 链和信息链的表述

略有不同,但它们在厘清情报及其相关概念方

面都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模型或框架,是有

意义的。 不过 DIKW 链存在一个问题,即认为

数据的外延大于信息的外延,没有对数据后面

的“信息”做必要的限定,从而与本体论信息和

认识论信息造成混淆,实际上这里的“信息”是

认识论信息中的一部分,是认识论信息中“可看

见、被数据化、可利用的信息”。 笔者 2017 年曾

撰文论证过信息的外延应该大于数据[17] ,此不

赘述。 由于信息链将“信息”置于“数据”之后,
因此与 DIKW 链一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2)情报与相关概念关系的哲学辨析

根据“全信息”理论[42] 和信息哲学理论[43]

的观点,万事万物皆有信息,信息可分为本体论

信息(客观信息或自在信息)和认识论信息(主

观信息,即精神世界或自为信息,即主体感知、
记忆把握的信息)。 主体思维创造的信息是再

生信息,而人类创造的文化世界是社会信息。
知识、情感、意识、智能等属于精神现象,也属于

信息世界。
据梁战平教授介绍的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第三类是有关客观

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

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

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

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

主的‘信息世界’。” [38] 这样看来,梁战平信息链

中的“事实”是指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

射,是指波普尔的“第三世界”———客观知识世

界。 不论是自主信息世界,还是自在信息世界

或自为信息世界,都应该是信息世界。 因此,信
息链中的“事实”实际上是认识论信息,“数据”

是数码化信息,“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

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44] ,数据是记录型信息,但
非记录型的信息还有不少,因此,这里的“信息”
需要限定。 即“数据”后面的“信息”是载体(媒

介)化信息,是认识论信息中“可看见、被数据

化、可利用的信息”。 “知识”是分析后、被验证

过的信息,“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
“信息=数据+意义”,这是西方信息哲学的

代表人物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的有关

信息本质的定义。 此定义在学界,尤其在计算

机科学领域有重大影响。 “按照弗洛里迪的解

释,数据被排除在信息之外,只有那些被赋予了

意义的数据才是信息,而暂时未被赋予或未发

现意义的数据不是信息” [43] 。 我国信息哲学研

究者认为这种观点“狭隘性是十分明显的”,因
为“数据是人们通过感知(观察和试验)所获得

的对象的状态、属性和特征信息,以自为信息的

方式存在。 人们只能通过对所把握的相关数据

进行加工处理,才能展开其思维活动的过程。
正是数据信息为人的思维活动提供了信息要素

的基础” [43] 。 以此看来,认识论信息(自为信

息)包括数据化信息和非数据化信息,信息的外

延大于数据的外延,而不是相反。
上文提到,智能与情报应该是两个概念,

“智能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主体的智慧和

能力相互叠加的一个概念” [43] 。 智慧是驾驭知

识的能力,智能则是实现智慧的能力。 而情报

是针对特定目的和问题的特定关键信息,一些

特定的数据、知识、智慧和智能有可能是情报,
但并非所有的数据、知识、智慧和智能都是情

报。 情报与这些概念是交叉关系而非并列关

系,也非信息链中比知识高一层次的关系,即不

是“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的关系。
包昌火先生认为,“智能登堂、情报出局,从而

(情报)再一次列入了另册” [26] ,这从一个侧面

说明智能与情报是两个概念,尽管两者之间有

联系。
(3)信息链的修订

根据以上对情报定义、信息链、DIKW 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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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笔者认为,融合两个“链”可以形成新的信

息概念链。 Liew 提出,在 DIKW 链上加上 intelli-
gence,且在智慧之前,形成 DIKIW 链[45] 。 杨建

林建议“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 DIKW 信

息链是情报学理论演化的重要思想红线,也是

科技情报工作方法与技术创新的基础模型,可
将智能融合到 DIKW 中,放在智慧之前,形成

“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智慧”信息链[33] 。
笔者认为,如果智能是智慧和能力相互叠

加的一个概念,智能含有执行智慧方案的动作

信息(智慧+行为=智能)的话,那么将智能放在

智慧之后则更为合理。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对

“智慧” 和“智能” 进行定义。 如将“智能图书

馆”中的智能界定为“智能设备的应用”,而将

“智慧图书馆”中的“智慧”定义为“在智能设备

或技术应用基础上再融合、活用人的知识” 的

话,那可将“智慧图书馆” 理解为比“智能图书

馆”高一级的形态,也是可以说通的。 为了完整

反映事物与信息链的关系,新的信息链可为:事
物 T(Thing

 

0)—本体论信息 O(Ontological
 

infor-
mation

 

1)—认识论信息 E( Epistemological
 

infor-
mation

 

2)—数据 / 数据化信息 D ( Data / informa-
tion

 

3)—可用性信息 I( Information
 

4)—知识 K /
可验证信息( Information

 

5)—智慧 W / 活用性知

识(Information
 

6)—智能 I / 执行性智慧(Informa-
tion

 

7)。 情报与信息链的信息 1 到信息 7 均有

交集,见图 1 修订后的信息链。 从图 1 可知,万
事万物皆有信息,本体论信息又叫自在信息,认
识论信息又叫自为信息,数据是记录的信息,还
有非数据的信息,可用性信息是“数据+意义”所

形成的一部分信息,知识是在经验基础上经过

部分检验的有用信息,智慧是针对问题灵活运

用的知识,智能则是将智慧形成行为的能力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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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链(修订)

4　 结语

情报概念清晰、相对公认是形成学科命题、
观点、原理、学说、思想、知识等学术体系的重

要基础,学术体系又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教
材体系的重要基础。 自 1956 年科技情报在我

国产生以来,情报实践的多样性及英文译名的

复杂性导致情报概念认同不统一,定义众多,
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军事起源说、

文献—知识起源说、企业起源说。 笔者紧密贴

合中国情报工作实践,吸收多种定义中的合理

内核,给出了融合上述三种类型情报概念的新

定义,并结合各研究范式或学派经常应用的信

息链和 DIKW 链,提出了新的信息链,揭示了情

报在链中的位置,辨析了信息与数据、情报与

信息、文献、数据、知识、智慧及智能等概念的

关系,试图引发进一步的探讨,促进建立相对

公认的学科概念体系,加快学科理论与实践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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